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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海洋公共外交正在成为美国介入南海争端、动员国际盟友和遏制中国海上行动的

战略工具。 从宏观上看，综合国力的相对下降是美国在海洋领域高度重视低成本公共外交工

具的根本原因，全球传播能力的提升和海洋思想资源的生产则为美国海洋公共外交的迅速发

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海洋公共外交的基本目标是管控国际舆论，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

程中，美国官方一改常态，更加频繁地直接介入到公共外交前台，同时，既高度重视与其他国家

在海洋公共外交领域的协同行动，又非常注重国家硬实力与公共外交工具的配合使用。 在短

短几年里，美国海洋公共外交已经产生了全球性效应，不仅放大了美国在台前幕后干预南海局

势走向的政策能力，而且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压力，进一步提升了南海局势的紧张程度。
面对这一新情况，中国亟须通过解放思想、理顺体制、整合资源等方式，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海洋

公共外交理论，对美国的海洋公共外交攻势进行有效应对，从而进一步维护自身海洋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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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洋公共外交是美国公共外交在国际

海洋事务领域的延伸与分支①，是对美国涉海公

共外交活动的概括与总结。 它主要是指由美国

政府组织和扶持的多种行为体，按照美国政府

的战略意志或既定目标，通过信息流动、文化交

互、媒体传播、思想渗透等手段②，在他国（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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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多国）制造特定的涉海舆论、培植当地海洋

界的亲美势力、对他国公众施加海洋领域的政

治影响，并进而试图对他国政府的涉海外交决

策及其他相关公共政策或国际舆论和国际政

策①，产生特定影响的战略性干预活动。 冷战结

束前后，美国已开始针对相关海洋议题实施公

共外交活动，其主要表现为美国海洋立场的宣

传和相关信息的跨国传播，目的是为美国海洋

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服务。 ２００８ 年以后，随着国

际格局的深刻调整和国际海洋形势的快速变

化，海洋公共外交迅速成为美国在国际海洋竞

争中频繁运用的战略工具②，在美国公共外交领

域独树一帜，并对南海问题与中美关系产生了

重大影响。

一、美国海洋公共外交的发展动因

海洋公共外交在美国的崛起不是偶然的。
它是美国在新形势下管理全球海洋政治、开展

大国斗争的重要战略工具和策略支点，关系到

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与实施。③ 国际社会提交

大陆架外部界限主张案日期（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的到来，为美国动员相关国家协助其实施

“亚太再平衡”等全球调整战略④提供了历史性

的契机，“巧实力”等理念在美国外交领域的贯

彻落实⑤更是将海洋公共外交推向了国际政治

的前台⑥。 从整体上，美国海洋公共外交的发展

动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美国综合国力的相对下降，是美国公

共外交在海洋领域地位迅速上升的根本原因。
１９９０ 年冷战结束后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一
超多强”国际关系结构，强大的海军力量、对国

际海洋组织的深度渗透有效保障了美国意志的

落实和国家利益的实现。 但是，随着阿富汗战

争、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大规模国际干预行动

的开展，美国在失衡的“世界领袖”道路上走得

太远，过度地消耗了多年积聚的国家实力，“领
导世界”的意图与能力开始出现严重差距，国内

矛盾也相继爆发。⑦ ２００８ 年正式爆发的国际金

融危机更是重创了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全球领导

力，使其无力应对“多头出击”所形成的漫长战

线，被迫进行战略收缩和全球布局调整。 随着

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硬实力与传统的软实

力工具已无法有效保证美国在海洋领域的话语

权和切身利益。 在这一背景下，公共外交作为

运用软实力、落实巧实力战略的一种具体工具，
因其成本相对较低、效果相对明显，成为美国在

国际海洋事务中牵制他国、管控地区海洋局势

的不二选择⑧。
其次，美国全球传播能力的提升，是美国公

共外交在海洋领域快速开疆拓土的基本保障。
网络空间的技术霸主地位和全球文化的英语霸

权地位，在较短的时间里加速了美国海洋公共

外交的全球扩张并有效放大了其国际影响。 作

为国际互联网策源地，美国拥有发达的信息技

术和国际性传媒，推特网（ｔｗｉｔｔｅｒ）、脸谱网（ ｆａｃｅ⁃
ｂｏｏｋ）等全球性社交媒体的兴起，和以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ＣＮＮ）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基于优兔

网（Ｙｏｕｔｕｂｅ）等网络平台的跨国传播，使美国关

于国际海洋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政策可以得到

全球性的政府间或非政府间传播与反馈，并足

以掀起一轮又一轮国际舆论风暴⑨。 与此同时，
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在国际传播界拥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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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撼动的霸主地位，这赋予了美国天然的全球

性公共外交行动优势与便利①，极大地降低了美

国海洋公共外交在实施时的时间成本和信息传

播难度。 随着世界的数字化和信息的英语化程

度不断加深，海洋公共外交在国际海洋斗争领

域的实际作用进一步提升，有效优化了美国的

战略资源运用策略。
再次，美国海洋思想资源的生产，是美国公

共外交在海洋领域保持持久影响力的重要动

力。 一方面，美国作为海洋意识鲜明的全球大

国，拥有独具特色的海洋战略文化传统和丰富

的海洋思想资源，无论是美式海权理论②还是国

际海洋法中的美国学派学说③，均对世界各国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美国作为体量巨

大的海洋强国，其在海洋政策领域的一举一动

都可能对国际格局产生巨大的冲击，使得各国

不得不密切跟踪和关注美国官方的海洋战略设

置动向。 在信息时代，美国的海洋学术成果、智
库报告和官方政策文件，可通过国际互联网进

行快速传播，其对国际海洋法律规则的解读、对
他国海洋行为的评判、对本国海军定位的调整，
往往都会引发国际舆论界、学术界乃至他国政

府的反应。 在涉海领域，美国通过海洋公共外

交对他国进行思想渗透、舆论煽动、政策干扰和

决策要挟，已经在一系列事件中得以体现或初

现端倪。 进入信息时代，美国在国际海洋战略

与政策法制思想市场的攻城略地，正成为美国

海洋公共外交“长出獠牙”的前奏。

二、美国海洋公共外交的基本特征

美国海洋公共外交的运行机制正在形成与

发展当中。 美国官方从国家利益出发，在海洋

事务领域有目的地组织或引导有关行为体打造

其所需的海洋公共外交产品，开展相应的海洋

公共外交活动。 需要指出，部分行为体是根据

官方授意直接实施特定的海洋公共外交行为，
部分行为体则是在国家推动或默许、鼓励的大

框架下，自觉或自发地参与到海洋公共外交的

实施行动中来。 与此同时，在国家意志主导公

共外交的背景之下，相关智库既成为了美国海

洋公共外交的重要实施者，又成为了美国海洋

公共外交政策的重要幕后引导者，它们在很大

程度上引导和塑造着美国官方和社会的海洋利

益认知，进而影响美国海洋公共外交的决策方

向和议程制定。
当前，美国海洋公共外交以传统意义上的

美式公共外交基本要素为支点，进行了相当的

理念与思路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实际

上，海洋领域相对特殊的国际政治博弈环境、议
题设置机制与信息互动模式均对美国海洋公共

外交的形成与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塑造了美

国海洋公共外交的独特面貌。
第一，美国海洋公共外交的基本目标是管

控国际舆论，而非影响特定目标国家的民众。④

进入 ２１ 世纪，美国在海洋事务领域的核心利

益，是遏制相关新兴国家在海上的势力扩展，从
而确保其“二战”后取得的全球地位和符合其利

益需要的国际格局。 随着相关新兴国家海洋战

略的形成和国内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在海

洋议题领域的高涨⑤，美国很难依靠海洋公共外

交在这些国家内部获取有效的民间支持和培植

有影响力的亲美阵营。 通过其他国家、国际平

台和世界舆论，对相关新兴国家进行道义上、舆
论上、学术上、法律上的打击、压制和遏阻，反而

成效更大，因此美国将海洋公共外交资源主要

用在了相关新兴国家之外，在国际学术界、国际

传媒界、国际法律界下了很多功夫，对目标国发

起了一轮又一轮舆论战、法律战⑥。 这在一定程

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Ｐｉｅｋｋａｒｉ， Ｌｅｎａ Ｚａｎｄｅｒ， “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１， ２００５， ｐｐ．３－９．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Ｃｏｎｎｅｒｙ，“Ｓｅａ Ｐｏｗｅｒ”， ＰＭＬＡ， Ｖｏｌ．１２５， Ｎｏ．３，
２０１０， ｐｐ．６８５－６９２．

Ｊｏｈｎ Ｅ． Ｎｏｙｅｓ， “ Ｉｎ ｒｅ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１１０， Ｎｏ．１，
２０１６， ｐｐ．１０２－１０８．

刘海洋：“美国南海‘舆论战’技战术意图分析及启示”，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第 ４７－５５ 页。

王军：“试析当代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世界经济与政

治》，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第 ２２－２９ 页。
范凌志：“吴士存：中国在南海面四大挑战 形势越来越严

峻”，《环球时报》，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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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确实丑化了目标国的形象，给目标国造成

了一定的无形损失、损耗和制度性压迫。 从国

际反馈来看，相关新兴国家承受的美国海洋公

共外交压力不断增大，亟须寻求有效应对之道。
第二，美国海洋公共外交的实施主体具有

更加浓厚的政府色彩。 在冷战期间，美国主要

是通过“美国之音” （ＶＯＡ）等官营媒体平台对

他国实施公共外交的，即采用“间接”而非“直
接”模式。 当前，以美国政府为主导的多元行为

体是实施美国海洋公共外交的主体，包括美国

官方相关部门、公共机构、学术组织、民间智库、
社会名人、媒体网络等。 但由于海洋事务所处

国际环境的特殊性，与传统的、常见的美国公共

外交实施主体相比，在海洋公共外交时代，政府

性主体成为了美国实施海洋公共外交的领头

羊，美国政府进一步从幕后走到了前台，由政府

官员、政府部门直接通过国际会议、媒体、网络

等平台落实公共外交意图。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２ 年，
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多次对国际媒体发表关

于南海问题的言论，将当前这个亚太头号海洋

争端频频抛向国际舆论界，引发了世界多国学

者的狂热研究和网民的激烈论战，对中国构成

了巨大的连续性非军事压力；２０１４ 年，美国国务

院网站以该院“海洋、国际环境与科学事务局海

洋和极地事务办公室”的名义发布了《海洋界

限———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海洋主张》报告，打着

“科学研究” “中立报告”的幌子对中国进行了

法律上的变相攻击；２０１５ 年美国国防部发布了

《２１ 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通过网络进行全

球传播，对世界各国海洋战略思想施加影响并

进行引导。 这与“政府对政府”的传统官方外交

模式完全不同，也与传统美式公共外交模式存

在明显差异，是美国公共外交基于海洋领域呈

现出来的一种新发展动向。 与此同时，与美国

政府、军方关系密切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

究中心（ＣＳＩＳ）①、兰德公司等围绕菲律宾单方面

提起的对华南海仲裁案，召开了一系列的国际

研讨会或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报告，借助全球

视频网站、国际互联网等进行快速传播，以学术

名义有效地散布了美国的隐形立场、影响了世

界舆论。② 美国政府在海洋公共外交事务中的

深度介入，彰显了美国的海洋焦虑和深度利益

诉求。
第三，美国海洋公共外交高度重视与他国

的协同性，避免“一个人在战斗”。 海洋公共外

交是直接为美国联合“友好国家”、遏制“目标国

家”、从而维护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海洋秩序这

一战略目标所服务的。③ 一方面，美国十分注重

通过公共外交渠道向英国、澳大利亚、菲律宾、
日本等传统盟友国内社会灌输其海洋价值观，
推动西方世界和争议海域盟友奉行美式海洋价

值观，使得它们在国外舆论、学术导向和价值偏

好选择上与美国趋于一致，最终形成符合美国

利益的国际舆论风暴。 另一方面，美国对越南

等“历史上的敌人”也积极争取④，不仅派出大量

国际关系、国际法学者参加越南举办的各类南

海问题研讨会，而且还在优兔网等全球性视频

网上大力推发海上冲突事件中的越南渔船受冲

撞影像，组织拍摄或传播中国海洋渔业带来的

“环境问题”纪录片等，赢得了越南等国家民众

和政府的好感，塑造了相关国家网民心目中的

中国负面形象。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海洋公共

外交与其他相关国家的海洋公共外交形成了强

大的涉海公共外交合力，并通过国际舆论渠道

最终传递至政府间外交场域，将许多局部性议

题变成了全球性、国际性议题，使许多中立的技

术性、法律性问题陷入了强烈的道义绑架困境。
第四，美国海洋公共外交高度重视与国家

硬实力运用的配合。 在综合国力相对下降的情

况下，美国将巧实力理论运用于海洋领域，试图

通过综合运用自身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实现美

７１

①

②

③

④

Ａｍｙ Ｓｅａｒｉｇｈ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ＳＩＳ）， Ｓｅｐ．２２， 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ｓ： ／ ／ ｃｓｉｓ－ｐｒｏｄ． ｓ３． ａｍａｚｏｎａｗｓ． ｃｏｍ ／ ｓ３ｆｓ－
ｐｕｂｌｉｃ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 ｔｓ２２０９１６＿Ｄｒ＿Ａｍｙ＿Ｓｅａｒｉｇｈｔ．ｐｄｆ．

任力波：“全球重点智库涉海舆情要点分析”，北京国观

智库投资有限公司网站，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ｒａｎｄ⁃
ｖｉｅｗｃｎ．ｃｏｍ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ｒｃｈ ／ ６７５．ｈｔｍ。

鞠海龙：“美国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研究”，《当代亚太》，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第 ９７－１１２ 页。

孙晓玲：“中越南海争端中的美国因素”，《东南亚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第 ３２－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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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亚太地区的海上战略目标。 美国在积极利

用法理工具和学术发声平台牵制他国海洋战略

的同时，“掐准”国际临时仲裁庭公布菲律宾所

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审理结果的时间节点，派
遣军舰在南海地区开展“航行自由宣示”行动①，
并利用自己掌握的国际化媒体和互联网大造声

势，不仅将自身塑造成维护国际海洋秩序、行使

“法定权利”的正义化身，而且试图防止中国针

对国际临时仲裁庭的裁决在南海地区采取实体

性反制行动。 这表明，美国充分认识到在当代

海洋斗争中仅仅采用政府外交、公共外交工具

是不够的，硬实力的合理配套运用是一定条件

下海洋公共外交得以发挥最大功效的必要保

障，这也正是美国“巧实力”理念的一种落实。

三、美国海洋公共外交对

南海问题的影响

　 　 ２００９ 年以后南海问题的迅速升温，在很大

程度上是美国外交政策运作的结果，特别是“亚
太再平衡”战略的产物。 从实际效果来看，美国

海洋公共外交活动有力地策应和支撑了美国亚

太政策的实施，提升了美国在国际海洋竞争中

的比较优势。 它对南海问题的影响，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扩大了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渠道，进

一步导致了南海问题的复杂化、国际化②。 美国

不是南海争端的当事国，更不是西太平洋地区

沿岸国，它一直声称自己在南海问题上奉行“不
介入、不干预” “不选边、不站队”的中立政策。
但从 ２００９ 年以来，美国政府却接连在南海问题

上以各种方式支持菲越等国、打压中国立场，打
破了其中立承诺，遭到了中国的强烈反对和抗

议。 这种官方外交的“硬碰硬”难以全面实现美

国的预期利益。 然而，在海洋公共外交环境下，
美国只要通过学术界对人工岛屿、岩礁或南海

仲裁案裁决书进行不利于中国的解读，并通过

媒体和网络向国际社会进行广泛传播，就可以

有效地深度介入南海前沿问题，对中国进行遏

制。 同理，在脸谱网等全球社交媒体上，外国普

通网民用私人账号发布几张未经证实的南海卫

星照片或海上冲突伤亡信息，就足以在一定范

围内调动多国网民的对华负面情绪，而这一低

门槛传播机制很容易被美国有关部门所恶意利

用。 美国还任由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网

民在美国控制的全球网络平台上肆意传播这些

国家的南海立场，让歪曲的历史、片面的信息数

据和内容不够平衡的新闻报道在各国民众间流

传、援引。 这类海洋公共外交活动让中国防不

胜防、百口莫辩，使得事件的解读、历史的认知

变得更加碎片化、多元化和国际化，导致南海问

题从争端国政府间外溢、扩散到了其他国家的

民间和学界，特别是吸引一些与南海问题没有

切身利益关系的第三国民众、民间组织也加入

了对华南海论战。③

其次，削弱了中国的南海议题设置和管理

能力，进一步加大了中国的外交压力。 国际议

题的设置和管理直接关系到一国在国际上享有

的话语权，是国家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行使自

身权利的重要依托。④ 美国海洋公共外交瞄准

海洋理论界和国际传媒界，通过不断开发新的

前沿海洋议题，牢牢掌握了涉及南海问题的国

际议题设置权，使得中国理论界、新闻界频频处

于被迫应付的状态，在研究上、报道上被国际舆

论风向所牵制，习惯于按照其既定议题进行回

应和反驳，而往往不具备对外主动出击的能力，
没法“主动找美国的麻烦”。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

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和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

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作裁决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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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Ｍｉｒａ Ｒａｐｐ⁃Ｈｏｏｐｅｒ， “Ｗｈｙ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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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ｍｓｅｓ Ａｍｅｒ， “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Ｖｏｌ． ５５， Ｎｏ． ３，
２０１５， ｐｐ．６１８－６３９．

赵卫华：“中越南海争端解决模式探索———基于区域外大

国因素与国际法作用的分析”，《当代亚太》，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第
９５－１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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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针对国际临时仲裁庭违反国际法理的相关

裁决和种种荒谬做法，进行了具有充分理论依

据和事实支持的驳斥。 但是，美国主导下的国

际海洋公共外交阵营对仲裁案中的错误、瑕疵

和学理争议视而不见，反而将“中国应当执行裁

决”“维护国际法治尊严” “中国破坏国际海洋

秩序”等设置为主要国际议题，混淆视听，对中

国进行舆论施压。 此外，美国海洋公共外交有

目的、有计划的四处出击、“拉帮结伙”，一定程

度上还抵消了中国在周边地区开展的海洋公共

外交活动所取得的效果，使得相关国家民众依

旧对中国南海政策怀有疑虑。 更严重的是，美
国通过海洋公共外交释放的部分学理烟幕弹，
在中国理论界和网民群体中也引发了相应的思

想混乱和内部分裂，国内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

结果的不同看法即部分地反映了美国国际法理

念和美国公共舆论的影响。
再次，激化了国家间的舆论对抗，进一步提

升了南海局势的紧张程度。 “和为贵” “不争

讼”是中华文化圈儒家思想中的和谐要义。 国

家与国家、政府与政府、民间与民间之间，面对

利益矛盾，如果控制情绪，求同存异，是可以有

效管控危机、走向合作的。 但是，外部舆论的煽

风点火，很可能打破南海区域内原有的舆论生

态，激发一部分国家和社会群体走向激进和对

抗。 美国海洋公共外交并未以实现南海地区的

和平稳定为真正目标，而是以遏制中国、维护美

国亚太地位作为根本诉求。 一方面，美国在南

海领域掀起的舆论攻势，进一步唤醒和激发了

菲律宾①、越南②等国民众乃至政府官员的厌华、
反华意识和情绪，导致南海问题的国别因素和

域外因素交相叠加，不可控性相对增大。 另一

方面，美国通过公共外交进行的南海问题思想

资源输出，为相关争端国家和非争端国家的传

媒界、学术界和政府提供了攻击中国主张的依

据、方案和策略路径，特别是部分美国国际法律

师、学者、顾问以私人身份介入南海相关重大事

件，大大提升了这些国家的国际法解释和实践

水平，增加了中国应对这些国家“软挑战”的难

度。 过去，往往是海上对峙、军舰坐滩、海警执

法、渔民插旗等事件才能引发阶段性的南海紧

张局面③；现在，对南海仲裁案的不同学术解读

和媒体立场，都可能会直接引发不同国家之间

的口诛笔伐、唇枪舌剑和一线部门为捍卫本国

特定立场而采取的海上应对行动，导致南海呈

现出从军事、执法到学术、媒体、网民群体的全

面紧张化态势。

四、应对美国海洋公共

外交的对策建议

美国在亚太地区开展的海洋公共外交具有

强烈的进攻性。 从技术上看，美国海洋公共外

交在本地的政治传播目标，是以吸引菲律宾、越
南、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的精英受众和草根

网民为主，主要工具包括涉海政治法律理论的

学术传播、海洋事件信息的有选择传送和事件

真相的特定解读。 通过介入当地议题学术会

议、公共政策会议并提供学理、法律和道义上的

支持，美国在当地培育了一定的对美好感和一

批涉海亲美势力。 需要指出，菲律宾、越南等国

政府官员、学者、民众对美国予以倚赖，根本原

因并不是美国树立了正面的国家形象，而是美

国的软实力、硬实力可以为各方所倚重，用以对

付中国。 对一国而言，除本国网络外，传播各类

南海相关信息的全球国际互联网具有不可控

性，无论是信息过滤还是信息重要性排序和推

送、交互，都受到他国互联网政策和国际公约的

深刻影响。 在美国海洋公共外交就南海问题进

行区域舆论动员乃至全球舆论动员时，中国处

于被动态势和相对劣势。 久而久之，中国在南

海问题上的负面国家形象将会固化，中国的南

海立场与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将被持续性地扭曲

或恶意误读，这不仅会削弱中国在南海争端中

９１

①

②

③

查雯：“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变背后的国内政治因素”，《当
代亚太》，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第 １２０－１３９ 页。

王卓一：“越南民族主义对中越南海争端的影响”，《国际

关系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第 １３８－１４７ 页。
邹伟、刘永学、李满春、王加胜、陈映雪：“网络新闻中黄岩

岛争端事件舆情研究———以新浪网‘中菲黄岩岛争端’ 专题为

例”，《现代图书情报技术》，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第 ７２－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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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话语权，而且可能影响中国参与建设国

际海洋新秩序的进程。 为此，必须对美国的海

洋公共外交攻势予以充分重视，并采取相应的

应对措施。
一是推动相关理论研究，构建中国特色海

洋公共外交理论体系。 利用国际关系、传播学、
管理学等理论框架，从目标设定、运作机制、策
略选择、工具研发等方面入手，明确我国开展海

洋公共外交的方向、使命和路径，提高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 国际关系学中的建构主义理论在海

洋公共外交中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在作用，在塑

造不同国家民众的感官和认知等方面具有重要

的理论指导意义，可以避免“对外生硬宣传灌

输”的策略错误或“自说自话”带来的缺陷。 政

治传播理论有助于中国将南海问题中的政治信

息输送和交互与一般的文化交流、新闻推送区

别开来，帮助中国更加有效地实现对外政治目

标。 管理学理论有助于中国建立和优化海洋公

共外交运作体制，使以政府为主导的海洋公共

外交多元化行动体能够各就各位、各司其职、有
效配合，最大限度提高海洋公共外交效率，防止

内部损耗或掣肘。 当前，由于我国海洋公共外

交的政治地位、功能定位、实施途径不够明确，
受相关政策的影响，一些具有海洋公共外交性

质的活动在实施时总是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问

题。 例如，国内举办的南海问题相关国际会议，
在对外宣传上常常会受到一定的体制性约束，
与国外同类会议内容的全球化、网络化开放传

播机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许多学者出席国外

南海会议，缺乏专项基金资助，需要从自己主持

的课题里“分账”乃至自掏腰包；时评作者就南

海问题发表英语文章，往往是纯私人行为，互不

通气，缺少配合，没有形成全面的、持续的舆论

支撑网络，等等。 这些问题的解决，根本上依赖

于对中国特色海洋公共外交理论体系的构建与

澄清，并将合理的理论成果转化为切实可行的

系统性政策，由专门部门牵头负责推动实施。
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界承担着历史性的重任。
但从当前来看，我国海洋公共外交尚未引起理

论界的充分重视，不仅研究人员匮乏，而且学术

文献稀少，这与我国的海洋强国建设目标极其

不相称，必须通过国家级项目基金课题的引导，
扭转这一不利局面。

二是增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坚持“两条腿

走路”策略。 上文分析表明，“拒止主义”无助于

中国抵御美国在中国之外发起的对华海洋公共

外交攻势。 一方面，中国应当变“应激反应”为

“主动出击”，充分利用媒体、信息技术和各类公

共外交主体开展“平衡式公共外交”。 通过发展

中国自己掌握的国际传播体系，包括报刊、网
站、国际会议等，及时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的声

音，乃至以各种方式向全球舆论界输入海量的

中国立场信息和有利于中国的事件解读文本，
让其他国家的受众看到不一样的、更全面的南

海局势，从而实现南海舆论场的国别间平衡，有
利于中国抵消美国海洋公共外交的部分负面影

响。 这即是中国的“第一条腿”。 另一方面，中
国应当变“自食其力”为“借力打力”。 这是阶

段性的必要选择。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国际传

播能力较为薄弱，不仅渠道铺设、技术研发和人

才队伍存在短板，而且国际公信力也尚在提升

过程中。 形势不等人，在发展建设自有国际传

播体系的同时，我国应充分利用国际上的成熟

传播平台，积极开展自己的海洋公共外交。 例

如，鼓励中国学者在各类国际学术刊物、新闻刊

物上发表关于南海问题的政治、法律、历史、地
理科学论文，为国际学界了解和援引中国资料

提供充足的思想资源，促进各国学者对中国南

海立场的理解；组织相关力量，在推特网、脸谱

网、优兔网、纽约时报网等全球性网络媒体平台

上开设账户、博客专栏，不断推送中国南海信

息、图片、视频和中国网民意见，实现中国声音

在全球互联网的“全天候存在”；在菲律宾、越
南、马来西亚、印尼等本地网络社区里，开设相

应的发言账户，使用当地语言进行必要的网络

引导，尽可能早地发现激进言论苗头、努力调和

其国内舆论。 更重要的是，应当邀请外国学者

为中国说话，借助外国媒体的公信力澄清南海

问题，从而实现中国海洋公共外交追求的“润物

细无声”效果。 这便是中国的“第二条腿”，成本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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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低，实施难度相对较小，应当予以全面规

划和有组织落实。
三是大力发展涉海非政府组织，打造海洋

公共外交实施新路径。 我国是南海争端的重要

当事国，是海上“多对一”格局中的“一”方，政
府往往是国际舆论的恶意“攻击目标”。 在这一

背景下，我国海洋公共外交难以简单模仿美国

海洋公共外交模式，以政府性行为体作为实施

主体，来有效营造自身预期的外部海洋舆论环

境。 从国际经验来看，专业化的非政府组织有

利于公共外交的顺利实施和效果维持。① 我国

全国性涉海社团有中国海洋学会、中国海洋发

展研究会、中国太平洋学会、中国海洋工程咨询

协会、中国海洋法学会、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
此外，还有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外交与国际关系

智库察哈尔学会等公共外交组织。 从现状来

看，前者普遍以对内研究和交流为主，国际化程

度相对较低，尚未承担起对外开展海洋公共外

交的基本职能；后者开展国际化交流较多，但是

对海洋议题的介入尚不够多，也尚未发挥出海

洋公共外交功效。 我国应当对相关涉海非政府

组织资源进行系统整合，通过政策指引、研究议

题分配、活动指导或任务委托等方式，提升涉海

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化程度，将其作为对外实施

海洋公共外交的重要依托。 其好处是，这些海

洋组织、公共外交组织较为专业，在海洋议题和

公共外交实施技术上具有相对优势，能够覆盖

海洋科技、海洋战略、海洋法律、海洋经济、海洋

环保、海洋文化等多个领域，与各国不同领域的

目标对象进行自然的对接，能够有效提升我国

海洋公共外交的内容质量和效果。 同时需要指

出，上述非政府组织实际上与我国政府主管部

门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在承担海洋公共外交

任务方面具有政治上的可靠性。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中国海洋法学会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单方面提

起的南海仲裁案的声明》等的发布，向世界表明

了中国海洋法学术界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以学

术的公信力对中国外交部的立场进行有效的阐

释、支撑和补充，已经初步彰显了涉海非政府组

织开展海洋公共外交的独特作用。

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进一

步的变化，特别是美国《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

案》的通过，增加了信息跨国传播的难度，客观

上给中国海洋公共外交的实施带来了相应挑

战。 面对新的政治传播环境，我们必须进行大

胆而有效的产品创新和营销创新，②“戴着脚镣”
把舞跳好。 未来的中国海洋公共外交产品，需
要形成一种组合性“产品篮”，包括核心产品（承
载海洋政治传播使命和具体舆论 ／信息渗透职

能的主打产品）、形式产品（用于掩护核心产品

的干扰性、辅助性产品）、期望产品（不刻意追求

运作成功的试验性产品）、延伸产品（与海洋公

共外交联系不那么紧密的产品）和潜在产品（提
前布局的看似与海洋无关的“闲棋冷子”型、但
合适时或必要时却可设法与海洋传播机制挂钩

的支撑点产品）。 这些产品的设计、生产（供给）
和营销需要全面而有效地突出产品的社会、经
济和文化外在特征和内容构成，以服务和满足

受众目标的兴趣需要、知识需要、精神需要作为

具体的运营指导思想，在内涵、品种、定位层次

上进行适应不同受众群体（文化程度、派别、种
族、肤色、职业等）的产品分型，从而有效实现去

政治化或去敏感性运营和政治市场细分。 在新

的政治环境下，最不像公共外交产品的公共外

交产品可能反而会取得最意想不到的成效，同
理，最不具有政治传播色彩的传播策略亦可能

反而会打开全新的对美海洋政治传播局面。 在

政治市场细分方面，还需要指出，与“影响有影

响力的人”等瞄准精英思想市场的传统公共外

交目标设定思路不同，在“黑天鹅迭出”的国际

国内政治互动状态下，中国海洋公共外交应当

对目标国的精英和草根群体进行再定位，针对

美国精英群体、草根群体制定不同的政治传播

策略和公共外交产品，不可只偏重“精英定向传

１２

①

②

Ｇｅｕｎ Ｌｅｅ， Ｋａｄｉｒ Ａｙｈａｎ， “ Ｗｈｙ Ｄｏ Ｗｅ Ｎｅｅｄ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２２， Ｎｏ．１，２０１５， ｐｐ．５７－７７．

檀有志：“软实力战略视角下中国公共外交体系的构

建”，《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第 ３７－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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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而应对具备显性和隐性政治行动能力的受

众群体进行有效的拓展与覆盖。
总的来说，美国海洋公共外交的实施，对中

国管控南海局势的努力构成了一系列挑战，也给

予中国若干启示。 海洋公共外交成为了美国介

入南海争端、动员国际盟友和遏制中国海上行动

的廉价工具，信息时代网络技术和传媒平台的发

达则进一步放大了美国在台前幕后干预南海局

势走向的政策能力，有效弥补了美国在自身“全

球收缩”态势下亚太一线力量不足的缺陷。 中国

的海洋外交、公共外交需要在海洋斗争背景下进

行必要的理论融合和实践扩展，通过解放思想、
理顺体制、整合资源来凝聚力量、产生新的独特

作用，用中国特色海洋公共外交有力地应对来

自美国海洋公共外交的挑战，从而进一步丰富

海洋强国理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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